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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有可能因种种阻力作出“屈心”的

鉴定。对于这些阻力，他据所知的真人真

事总结出八条：一皇威，二挟贵，三挟

长，四护短，五尊贤，六远害，七忘形，

八容众。

傅熹年认为，这既是学术之论，也可

以说是启功作为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对鉴

定工作的意见。这些意见，也是傅熹年工

作的指南。

2013年满80岁后，当了近20年工程院

院士的傅熹年转为资深院士。他开玩笑

说：“开会不找我了，也没有选举和被选

举权了。”

几年前他的夫人去世了，两个女儿也

都不在身边。他家里放着妻女的照片，其

中一张是20年前小女儿婚礼上的照片，夫

人身着礼服裙和女儿合照，美丽优雅。玄

关旁悬挂着傅熹年祖父的小幅画像和父母

亲的照片，祖父的画像是徐悲鸿画的。

疫情前傅熹年每个工作日都去中国建

筑技术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画大图、

整理文稿。疫情后每周去一两次，平时就

在家里的电脑前工作。他目前在做“中国

古代宫殿”的课题，已经写了好几万字

了。他说，虽然已88岁了，仍然要在梁思

成、刘敦桢两位老师开拓的古建道路上继

续奋进。

（转自《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2月1日）

水天同其人其学
○乔纳森

水天同先生

编者按 水天同先生是20世纪80年
代中国外语语言文学界老一辈的著名学
者。他1909年出生于甘肃省兰州市，1923
年进清华学校读书，1929年秋赴美留学。
曾负笈哈佛大学，师从英美新批评派的
先驱瑞恰慈（I. A. Richards）攻读语义学
和古典文学，通晓英、法、德、西班牙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涌现过许多中

西学问造诣颇深但因著译数量较少、流传

不广而声名不彰的学者。水天同就是其中

的一位。其翻译的《培根论说文集》，因

被收入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

书”，读者多一些，至于其他文字，就很

少有人知晓了。最近，水天同的著译选集

《黑美人》作为“兰大百年萃英文库”的

和意大利等国文字。水先生回国后，曾在
北师大、北外、西外、兰大等校任教并担
任北外图书馆馆长多年。由于海外留学和
归国较早，水天同先生与西南联大外文系
和中文系的诸君子如吴宓、温德、闻一
多、刘文典等多有交往，他的文名也与一
些文化大家有所联系，其中也传有不少的
名士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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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推出，使我们有机会比较全面地了解

水天同其人其学，是值得欢迎的。

这部选集的内容大体可分为三部分，

一是水天同的译作，二是水天同的文章，

三是亲友弟子的回忆文字。现分别论之。

译作部分所收两种，分别为安娜·休
厄尔的《黑美人》和乔治·吉辛的《乡居

杂记》，均为20世纪40年代中华书局所刊

英汉对照读物，其后未再版者。《黑美

人》现通译《黑骏马》，是有名的以动物

为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乡居杂记》，

现一般译为《四季随笔》，有李霁野、郑

翼棠、刘荣跃等多个译本。水天同的译

文，流利可喜，《乡居杂记》中偶有保持

原文语序者，留有一丝别致的涩味，与李

霁野等的译文相比，未必逊色。只可惜，

水天同所译《乡居杂记》非全本，故难替

代通行版本。

水天同译作已出版者，除《培根论说

文集》《黑美人》《乡居杂记》外，尚有

约翰逊博士的《王子出游记》（缩写本）

及《英语语法要点》。《黑美人》是儿童

读物，《王子出游记》经缩写，《乡居

杂记》为节译，《英语语法要点》则是极

普通的语法书，总的看来，水天同所译之

书多较浅，未能展其长才。只有《培根论

说文集》，作为古典名著，最值得重视。

时下培根随笔译本甚夥，而我始终认为水

天同的这一译本仍是无可取代的，其中的

一个理由便是，许多译本将培根之文译得

流畅至极，却不知培根为16世纪学者（约

与晚明袁宏道同时），像水天同那样译得

多些波粼，方存其真，而不流为滑易。有

人盛称王佐良以浅近文言译的几则培根随

笔，其实王佐良自己并不擅写文言，其吐

属未能尽雅，而其文字色泽尤不能与培根

相匹。我并不觉得王佐良译得比水天同更好。

这部著译集最可贵的，是水天同的论

文这一部分。其文不多而散在各处，现在

重要文章基本上都入选了，我们发现，水

天同可说是民国时期一位颇有特色、颇有

造诣的文艺评论者和翻译评论者。

长文《加斯蒂辽尼逝世四百年纪念》

是此集最有分量的文字之一，1929年9月
连载于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后收入

《学衡》杂志。卡斯蒂利奥内《侍臣论》

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名著，迄今仍无中译，

而写于九十年前的这篇长文，居然将卡斯

蒂利奥内（即加斯蒂辽尼）的生平事迹、

文学成就、时代背景、后世影响评介得相

当充分，且文章通篇以文言写就，浑成尔

雅，诚属难得。此文发表时，水天同才21
岁，尚在清华大学就读，若为独力撰作，

则其才是甚可佩服的。不过，当时的《大

公报》文学副刊及《学衡》杂志均在吴宓

先生的主持之下，而水天同又是吴宓的弟

子，尤其《加斯蒂辽尼逝世四百年纪念》

的结论部分掊击“高贵的野蛮人”，反对

“礼教吃人之说”，不赞赏“鲁迅之战

士”，其立场、措辞甚似出于吴宓者，因

此我们评价此文的成绩，或许不能不考虑

吴宓的潜在作用。

水天同在文艺理论上得当时执教清华

的瑞恰慈（I. A. Richards）之教益甚多，

不但文章中屡屡道及，而且其文字重分

析、重逻辑的特点也非常明显，这无疑是

带点瑞恰慈之风采的。此集内的《文章的

需要与需要的文章》《文艺批评》两文，

均写得深入而精彩——将来若重编民国时

期的文学评论选集，此二文实有入选资

格。如后者云：“要之，文章对人群的功

用是曲折复杂、幽微精深的，而非直接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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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如响斯应的。所以文艺的价值需要时

间来证明，同时其功效不能由表面上观

察。”今日读来，仍觉精警透辟。

在具体的批评方面，水天同是峻刻激

烈的，如批评茅盾、胡适等文坛重镇，用

词皆相当尖刻，对梁实秋也不止一次加以

贬抑。有意思的是，水天同晚年的回忆文

章里写自己1934年“经梁实秋老学长的推

荐”才到青岛山东大学外文系担任讲师

的，则其为文，可谓丝毫不讲情面了。水

天同在《略谈梁译莎士比亚》（1936）这

篇文章里提出：“我们应认定文艺的翻译

品是一种复杂微妙的语言工作。这种工作

的主要目的是帮助自己，而其途径则在认

识他人。”这一翻译见解，实在高极了，

却也准确极了；或许正因为高，我想现在

有的人恐怕也还理解不了、接受不了。

水天同文论之高妙者，均写于20世
纪30年代。1949年后所谈英语学习诸种意

见，固无谬，然亦多无关痛痒者，这是很

令人遗憾的。而一篇发表于1957年的《西

方语文书目举要（1）》颇显其学力，惜

乎后无嗣响。

关于水天同的生平，自述者主要见于

《我与外语学习》一文。其在清华时得翟

孟生、吴可读、温德等外籍教师之益不

少。1929年赴美留学，先在欧柏林大学，

后取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33年又赴欧

游学，到过德、法、意等国。1934年回国

后曾在青岛、北京执教。国难起，遂南下

昆明。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成立后，水

天同任该校校长，这是水天同生涯中很重

要的一段。1948年，他回兰州，1954年，

调去北京外国语学院。1976年，退休。

1979年，返兰州大学任教。

关于水天同在昆明英专的经历，伯

特·斯特恩《温德先生》一书中有些负面

的声音，如谓：“翟孟生、吴可读和温德

白手起家建立起来的英专，在水天同的管

理下，变成了‘一场英国式的作秀’。虽

然学校的注册学生缩水到不足一百人，水

天同‘却成功做到了公器私用’。”又称

英国文化协会“在昆明的负责人罗士培

（Percy Roxby）听李约瑟说，温德因为

水天同的赌习，而与英专脱离了关系，于

是向温德求证此事。温德肯定了李约瑟的

说法，这等于给了英专的致命一击”。水

天同当时是否有“赌习”，我们现在不好

说，不过他在兰州大学时的弟子黄必康在

回忆文章（亦收入此书）中作为佳话提

及：“水先生闲来喜欢打麻将”，一次有

英文报纸来催稿，他“起身对几位牌友表

示歉意”，随即在打字机上噼啪一阵，就

把文章写好了。当然，《温德先生》一书

也指出：“不管水天同有何劣习，英专的

堕落实与他无关，罪魁祸首是‘当地风

纪’。”这一判断，应该是可信赖的。

周崇德在《缅怀水天同先生》一文

（收入此书）中称：“水天同先生除精

通英语外，还曾修习法语、德语、意大利

语、西班牙语、俄语，成绩优异，并通晓

拉丁语。”法、德、意、拉丁文的引文，

见于水天同的文章。而我刚好见到过一册

西班牙语的语法书，扉页钤“水天同”

印，相信是他自修时使用的。博涉多能，

是水天同的长处。

近现代许多学人未能充分发挥所长，

对他们，我们须具“理解之同情”。今

天，遗集所展现者，乃是零落的光辉，而

那些早年绽放的光辉，尤令人悬想可能有的

灿烂。使人扼腕者，恰是对这灿烂的揣想。

（转自《南方都市报》，2020年4月4日）


